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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冠肺炎疫情下,油价暴跌的事实表明,传统能源安全观已无法适应全球能源稳步发展的时代诉求。 既

有能源垄断结构的坍塌、能源治理机制的不适应以及新能源革命的出现都对后疫情时代全球能源治理形成新的

挑战。 为此,应树立起新的能源安全观,以实现能源供需平衡为旨趣,重构全球能源治理新秩序。 对于中国而

言,一方面,应积极发挥“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的制度优势,在全球能源治理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

案,促成向新能源安全观转向;另一方面,应努力提升国内能源大循环的治理现代化水平,提高应对国际能源风

险和外部冲击的应急能力,以期实现新发展格局下,保障国内能源安全的新时代使命。

关键词:全球能源治理;新冠肺炎疫情;“一带一路”

中图分类号:DF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 - 0566(2022)02 - 0001 - 10

Reshaping Post-COVID-19’s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Challenges, Reflection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 Options

LÜ Jiang
(Silk Road Institute for Energy Law,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Xi’an 710063, China)

Abstract: Oil price slump under COVID-19 fully exposed that the traditional energy security idea can no meet the de-

mand for steady global energy development. The collapse of the existing energy monopoly structure, the inadaptability of

energy mechanism, and the emergence of new energy revolution pose a new challenge to the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in

post-COVID-19 era. Therefo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hould establish a new energy security idea to achieve the balance

between energy supply and demand, and to reconstruct the new global energy order. For China, on the one hand, it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Belt and Road Energy Partnership’ s institutional advantage, contribute China’s wisdom and

China’s approach, promote the shift of new energy security idea; on the other hand, efforts to be made to enhance gov-

ernance modernization of domestic energy circulation, improve the emergency ability to deal with international energy

risk and external shock, so as to realize new era’s mission for safeguarding domestic energy security under new develop-

ment paradi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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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后疫情时代全球能源治理的挑战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全球油价暴跌充

分表明,全球能源政治经济格局已发生深刻变化,
但无论是能源治理机制,还是国际能源组织都还

远未适应这一转变。 这既反映了像新冠肺炎疫情

等新的全球风险因素对国际能源治理的冲击,也
预示着即将到来的后疫情时代,全球能源秩序和

治理机制的亟待改革与重构。 不言而喻,这种时

代诉求,不仅是对后疫情时代,中国与世界秩序的

变与不变的积极回应[1],而且亦是通过全球能源

治理机制的再构,将“一带一路”倡议与国际能源

合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重要契机。 然而,是机遇

亦是挑战,这突出地表现在国际能源领域中的 3 个

新变化。
(一)凸显出由供应短缺向过剩转变的新能源

安全议题

与国内相比,自国际能源安全议题发轫以来,
供应安全的关注度远远高于生产安全。 故而,国
际能源安全本质上乃是一个能源供应安全问题。
但长久以来,无论是能源峰值的提出,还是 20 世纪

70 年代的石油禁运,能源供应安全的命题一直被

建立在能源短缺的安全观下。 然而,2020 年全球

油价暴跌打破了这一理论预设,并将有可能永久

改变这一观念。 这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供应过剩而非短缺是引起此次全球能源

震荡的重要事实。 2020 年全球油价暴跌不是由于

油气出口国采取减产、禁运等措施造成的;相反,
却是以沙特为首的欧佩克无法与以俄罗斯为首的

非欧佩克产油国达成新的减产协议,结果造成沙

特采取“自杀性报复措施”,单方面扩大油气产出

而带来的恶性结果[2]。 不言而喻,建立在能源供

应短缺之下的传统能源安全观,其采取的基本策

略和机制建设均是围绕能源供应中断而展开的:
认为只有在供应不足或中断时,才会出现能源安

全问题;当能源供应过剩时,无须建立相关制度或

机制来加以解决,仅通过市场就足矣。 然而,此次

油价暴跌却从相反角度证明了这种认识是片面

的。 因为油价暴跌同样也会造成严重的全球能源

安全问题,且现实亦表明通过国际油气市场来自

行解决这一问题,是一种天真的想法。
二是油价暴跌后重返高油价或将成为历史,

传统能源安全观面临新的挑战而亟待重塑。 虽然

说从短期来看,2020 年油价暴跌是一次突发性的

能源安全事件,然而如果从长远角度来看,此次油

价暴跌又是一次预料之中的事。 之所以这样认

为,是因为全球能源形势已发生重大变革。 一方

面,能源过剩的苗头在 21 世纪的第二个 10 年已开

始显现[3]。 这不仅体现在美国通过水力压裂技术

实现页岩革命,使全球天然气出现井喷效应[4],而
且在中东、地中海、拉美、北海等多地又发现了众

多大型油气蕴藏[5 - 8]。 这正如阿吉莱拉和拉德茨

基在其合著《油价真相》一书中所预测的,未来“可
开采的石油资源仍然充裕,而且即使最边际的资

源,其供应成本也将远低于 21 世纪第一个 10 年中

期以来的价格水平” [9]。 另一方面,为保障本国能

源安全和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现实需要,发展可

再生能源成为大多数国家多元化能源战略的首

选。 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各国对化石能源的过

分依赖。 因此,那种建立在以化石能源供应为主

的传统能源安全观下的预测与应对,显然已无法

适应新的全球能源形势,亟待新的能源安全观

出台。
(二)油价暴跌下出口国与进口国均受损

从传统能源安全观的理论来看,油价暴跌的

受害者应是原油出口国,受益者是进口国。 然而,
2020 年的油价暴跌却没有任何国家能完全从此次

能源危机中获益。 相反,各国都希望尽快结束这

一能源动荡,使原油价格回归稳定。
首先,对能源出口国而言,油价暴跌不仅是能

源收益的减少,而且会引发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

连锁震荡。 如油价暴跌前,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

油气生产国。 然而,在 2020 年 3 月初,当沙特采取

减产行动,引发油价暴跌后,美国纽约股市随即出

现崩盘迹象,交易所不得不在 10 天内采取 4 次熔

断机制[10]。 更有甚者,即使在 2020 年 4 月 12 日,
沙特等欧佩克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达成新

的减产协议,2020 年 4 月 20 日仍发生了美国西德

克萨轻质原油期货价格突然暴跌为负值,引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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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各界一片哗然[11]。
对沙特而言亦是如此。 虽然从表面上看,其

敢于挑起这场价格战,一定会对油价暴跌有所防

范,然而这却是一个无奈之举[12]。 一则,近年来,
其一直深受财政匮乏的困扰,为解决这一问题,
2018 年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积极谋求上市就是一典

型明证。 二则,沙特挑起这场价格战,意在使俄罗

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重新回到谈判桌前,以达成

新的减产协议;其所期许的仅是拉低油价,达成战

略意图即停止这场价格战。 因此,油价暴跌亦非

沙特所乐见的。 三则,尽管沙特在所有产油国中,
开采成本最低,但仍架不住油价暴跌对其油气市

场的冲击,更何况 2020 年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加

剧了这一现实[13]。
对价格战的另一方俄罗斯而言,其拒绝沙特

的提议,并不是不希望通过减产协议提高油价,而
是旨在获得更多的谈判主动权。 这从其后的一个

月内与沙特为首的欧佩克重新达成新的减产协议

即可窥见一斑[14]。 因为在油价暴跌的情况下,与
沙特相比,俄罗斯的开采成本更大,损失也将

更多[15]。
其次,2020 年油价暴跌亦没有给进口国带来

收益。 如作为全球最大的原油进口国,中国同时

亦是全球重要的能源生产国,油价暴跌直接对中

国油气生产形成严重冲击。 因为中国油气开采成

本远比沙特、俄罗斯高得多,且从能源安全角度来

看,国内企业又不能因油价暴跌,放弃国内开采而

完全依赖进口。 尤其是近年来,中国原油对外依

存度不断攀升,已超到 70%的临界点,能源安全形

势严峻。 故而,国内的油气开采只能在亏损的状

况下继续作业,能源企业面临着生死考验[16]。 此

外,对于另一油气进口区域欧盟而言,亦是如此。
尽管欧盟本身不是油气生产的重要地区,但自

2008 年金融危机后,欧盟经济始终处于低弥状况,
故而对油气需求不足,此外,新冠肺炎疫情的暴

发,欧盟国家进口受阻,这就使得欧盟这样一个油

气进口重要地区亦未能从油价暴跌中直接获益。
(三)石油美元难以维系,全球金融风险凸显

1973 年石油禁运后,美国为保障本国能源安

全,在与沙特缔结“不可动摇协议”之后,在石油贸

易领域建立起了石油美元回流机制[17]。 这一机制

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

后,国际金融领域的混乱局面,而且对国际石油市

场形成了新的权力制衡[18]。 然而,2020 年的油价

暴跌却日益暴露出石油美元回流机制存在的诸多

问题。
第一,石油美元没能及时挽救此次油价暴跌。

2014 年,沙特曾一度放任油价暴跌,旨在将高成本

的美国页岩油气挤出市场[19]。 但始料不及的是,
通过美元汇率调整以及对页岩油气商的信贷支

持,美国最终使这一企图化为泡影。 不过,石油美

元却未能及时阻止 2020 年这次油价暴跌。 究其原

因,一方面,此次油价暴跌来势凶猛,瞬间成型,石
油美元难以在短时间内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新冠

肺炎疫情与油价暴跌形成了双重灾难性事件,故
通过调整美元汇率发挥作用的机制空间被大大

压缩。
第二,石油美元对全球能源市场的影响正在

减弱。 20 世纪 70 年代形成的石油美元回流机制

之所以能对全球能源市场形成重要影响,是因为

当时作为全球最大的原油进口国,美国可通过石

油美元方式促成国际能源市场的正向循环[20]。 而

2009 年页岩革命后,国内油气充沛,美国进口原油

持续降低,从而削弱了石油美元的重要性。 但更

重要的是,全球能源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从以往

单一依赖化石能源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向了多元化

的能源供给模式,特别是可再生能源在各国能源

消费结构中的比例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石

油美元回流机制发挥作用的空间。
第三,美国对能源出口国的制裁,使全球能源

金融风险加剧。 尽管 2009 年美国页岩革命后,国
内油气出现井喷,但不容忽视的是,其开采成本仍

高于传统油气开采。 因此,当油价下跌时,对美国

页岩油气商仍是一种重要威胁。 而解决的主要办

法就是减少国际原油市场上的原油数量,形成一

个较为稳定的高油价。 对此,除通过美元汇率和

信贷等国内金融手段外,对能源出口国采取制裁

亦是美国最重要的一种战略工具。 从特朗普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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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撕毁伊核协议[21],对俄罗斯“北溪二号”天然

气项目建设的阻挠[22],对委内瑞拉的经济制裁,都
在一定范围内限制了能源出口国的油气出口[23]。
而制裁造成其他能源进口国不能进口,也使各国

开始考虑脱离美国主导的货币支付系统,从而造

成全球金融系统混乱,加剧了国际能源金融的市

场风险。
二、对后疫情时代全球能源治理赤字的反思

在 2020 年油价暴跌的现实面前,全球能源秩

序遭遇了不曾有过的风险。 这种风险不仅仅是油

价暴跌这么简单,更是夹杂了像新冠肺炎疫情等

这些新的风险因素,使得传统能源安全观下的能

源治理机制几乎无计可施。 对这种治理赤字,可
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认知。

(一)能源治理结构的变化与治理组织的不适应

在一定意义上,能源治理赤字的深层诱因基

本上是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能源自身内在治理的

失效,二是外来能源变化对治理的冲击。 可以说,
能源治理结构的变化与组织的不适应更大程度上

反映的是前者。 其又具体表现为既有能源垄断结

构的坍塌与国际能源组织的改革诉求。
1. 既有能源垄断结构的坍塌

依传统能源安全观建立起来的治理机制之所

以能够起到效果,与其治理结构形态密切关联。
或言之,正是传统能源安全观建立在能源垄断结

构之上,才使其发挥出正常功效。 然而,随着既有

能源垄断结构的坍塌,传统能源安全观下的治理

机制就变得越来越捉襟见肘,疲于应对了。 这种

既有能源垄断结构的坍塌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

方面。
(1)既有能源垄断的打破。 尽管从经济领域

来看,与市场相对的垄断被众多经济学家所诟病,
但这并不影响垄断作为一种与市场一样的稳定形

态。 换言之,如果不考虑秩序优劣,垄断仍是一种

能维持稳定秩序的形态。 而既有能源的垄断结构

正是传统能源安全得以存续的关键所在。 不言而

喻,从 20 世纪 70 年代石油禁运到 2008 年金融危

机,由于沙特等欧佩克产油国对石油生产的垄断,
使国际原油市场维持了一个较为稳定的能源供应

态势,而美国又通过“不可动摇协议”,又使美元成

为油气供给的计价和结算货币,从而建立起一个

稳定的具备垄断性质的国际油气供需结构,而传

统能源安全观也正是建立在这种既有能源垄断结

构之上的。
然而,以欧佩克为主的这种既有垄断结构不

断受到挑战。 首先,在苏联解体后,以俄罗斯等非

欧佩克产油国开始对这一垄断结构发起冲击。 结

果发现在 20 世纪 90 年代亦出现了多次油价暴跌

的情况。 但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仅是从中

“分得了一杯羹”,而没有彻底打破这一既有能源

垄断结构。 其次,在 2009 年,美国通过水力压裂技

术,实现页岩革命,成为全球最大能源生产国后,
对既有能源垄断结构形成新的挑战。 为维持其垄

断地位,2016 年,欧佩克试图联合俄罗斯等非欧佩

克产油国向美国发起回击,但很可惜,通过信贷和

汇率操纵方式,最终美国使这一回击破产了。
此外,进入 21 世纪后,一些新兴能源国家纷纷

涌现,如以色列在其近海发现了大规模的油气资

源,从一个油气较为贫瘠的国家一跃成为可进行

能源出口的国家[6]。 拉美的圭亚那亦在其近海发

现了大规模油气资源[7]。 这些新兴能源国家无疑

对未来全球能源市场产生实质影响,加剧了既有

能源垄断结构的破裂。
(2)从能源治理机制角度而言,也出现了机制

垄断的坍塌。 或言之,现存的国际能源治理机制

缺乏应对当前油价暴跌的有效手段。 在国际能源

治理方面,欧佩克、国际能源署和能源宪章组织是

目前最具影响力的 3 个重要的国际能源组织。 然

而,就能源宪章组织而言,它是一个包括能源生产

国与进口国的政府间组织,但在能源治理方面,它
主要涉及的是能源投资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能源

安全问题[24]。 尽管其拥有较为完备的能源争端解

决机制,但其解决的主要是私人或投资国与东道

国之间的能源投资争端[25]。 换言之,面对 2020 年

油价暴跌时,能源宪章组织最多只能就因疫情影

响而涉及有关能源投资或贸易中的“不可抗力”争
议,但对于从宏观角度解决能源安全的稳定性或

突发性问题,则完全不在其治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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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国际能源署而言,其主要是一个由能源进

口国组成的国际能源组织,功能在于通过紧急分

享协议解决石油供应中断造成的能源安全问

题[26]。 由此可知,当面临的问题不是石油供应中

断而是过剩时,国际能源署缺少一个积极有效的

应对机制。 故而,在 2020 年油价暴跌时,国际能源

署仅是提出建议,而没有采取有效的手段[27]。 在

3 个国际能源组织中,最有可能对能源供应产生影

响的是欧佩克组织。 因为其不仅包括了以沙特为

首的世界上重要的能源出口国,而且自 2016 年 12
月起,也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形成了“欧佩

克 + ”的原油供应模式[28]。 但始料不及的是,当
沙特自己把油价暴跌的导火索点燃之后,欧佩克

却没有能力将其限制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
2. 国际能源治理机制均面临着迫切的改革

要求

无论是能源宪章组织、国际能源署还是欧佩

克,均成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在经历了数十

年的发展之后,不仅在对外的能源应对方面,而且

在其内部的治理结构方面,均无法再适应 21 世纪

新的国际能源形势的现实需求。
首先,国际能源署在应对能源供应安全方面,

面临着重新调整的现实需要。 不可否认,在其建

立之初,在防范能源供应中断,确保能源安全方面

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这从应对 1990 年海湾战

争、卡特琳娜飓风、利比亚内战等突发事件对国际

能源市场的冲击上均可窥见一斑[29]。 然而,随着

各国在能源供应保障措施方面的不断完善,原油

供应中断的恶性影响被大幅降低,石油紧急分享

机制也淡出人们视线。 如何适应新的全球能源供

应安全形势,亟待国际能源署做出新的选择[30]。
其次,就能源宪章组织而言,其优势在于将能

源出口国与进口国联合在一个机制之下,并通过

完备的法律形式解决国际能源争端。 然而近些年

来,一方面,随着俄罗斯、意大利等国的退出,使其

影响力大幅下降[31];另一方面,依《能源宪章条

约》对西班牙可再生能源提起的争端解决,也开始

让人们质疑其正在成为全球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桎

梏[32]。 是以,2019 年 9 月能源宪章组织开启了

“《能源宪章条约》现代化”的谈判议程,正式启动

了其改革之路[33]。
最后,在国际能源治理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欧

佩克组织或面临比其他国际能源组织更大的改革

压力。 回顾其走过的 50 年历程,欧佩克已成为国

际社会不容小觑的一股政治力量。 然而,进入 21
世纪后,其不仅对外征伐屡屡失败,而且内部也纷

争不断[34]。 这从沙特未能成功打压美国页岩革

命、卡塔尔和厄瓜多尔纷纷退出欧佩克、国际社会

对减少化石能源达成共识等都彰显无疑[35 - 37]。
(二)旧有能源治理机制未能对新能源革命给

予应有的回应

如果说上文提及的能源自身内在治理失效,
尚可通过对现有能源治理组织的完善和改革来减

少治理赤字的话,那么 21 世纪出现的新能源革命

则在一定程度上凸显出能源治理机制的缺失。 其

具体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国际能源治理机制未对新的能源转型做

出积极回应。 自工业革命以来,能源领域经历了 3
次重大的结构调整:第一次是以英国工业革命为

起点,实现了人类从柴薪向煤炭的转变,开启了有

机能源向无机能源的转变历程[38]。 第二次是以美

德为马首,实现了从煤炭向石油的转变,进一步拓

展无机能源的领域[39]。 第三次是在当前,天然气

的异军突起,使得无机能源结构再次优化[40],且可

再生能源的勃兴,有机能源又回到人类能源利用

的视线内[41]。 最终,全球能源结构形成一个有机

与无机能源共存的动态发展。 然而,现有的国际

能源治理机制却仍仅是围绕着第二次能源革命中

形成的结构形态展开,完全没有意识到无机能源

结构自身的变化,以及可再生能源给国际社会带

来的新情况和新形势。
二是国际能源治理机制缺乏对技术革新的敏

感度。 第三次能源转型或革命所带来的结构变

化,很大程度上与能源技术革命相关联。 或言之,
它不是建立在能源利用种类的拓展上,而更多的

是对原有能源的高效利用。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 3
个领域。 第一,水力压裂技术是实现美国页岩革

命的关键技术。 页岩油气是一种非常规油气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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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早在 19 世纪时就已被发现[42]。 但由于其蕴藏

的地质结构复杂,极难开采。 直到 1998 年美国中

型油气商米歇尔公司利用水力压裂技术成功将其

“商业化”地开采出来,才使美国一跃成为全球最

大油气生产国[43]。 第二,低碳技术的突破造就了

可再生能源革命。 1973—1974 年石油禁运后,发
达国家将目光投向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但一直未

能开花结果[44 - 45]。 直到 21 世纪,风能、光伏等技

术上的突破,可再生能源才悄然勃兴[46]。 此外,一
种名为碳捕获与封存的技术,能有效地解决碳排

放问题。 这意味着这种技术一旦商业化,就可在

不忽视应对气候变化的前提下,实现对化石能源

的零碳利用[47]。 第三,能源互联网的加速建设。
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技术上的突破,远距离、跨国

的能源互联成为可能[48]。 一方面油气管线跨国建

设方兴未艾[49],另一方面特高压、智能电网等技术

的突破使远距离输电成为可能[50]。 然而,目前的

国际能源治理机制却缺乏对这些新兴技术给予应

有的回应,或者说在实际行动方面仍固守于旧有

能源技术,未能实现针对新能源技术的制度设计

和体制安排。
三、以“一带一路”为核心,重塑全球能源秩序

的要义

2020 年油价暴跌充分暴露了当前全球能源治

理的孱弱,建立在 20 世纪的相关国际能源治理机

制已远不能适应新时代的需要。 是故,在这样一

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一带一路”或能担当起

重塑全球能源秩序的重任。 这无疑是由中国的国

际能源地位和“一带一路”的机制建设所决定的。
(一)国际能源市场已无法忽视中国影响力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中国已是全球最大的

能源生产与消费国[51 - 52]。 特别是在油气进口方

面,自 2017 年起,中国成为全球最大原油进口

国[53], 2018 年又一跃超越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

天然气进口国[54]。 全球能源贸易东移已是不争的

事实。 而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进一步凸显中国对

全球油气市场的影响。 从时间序列来看,它表现

在以下 3 个前后相继的阶段。
第一阶段,当新冠肺炎疫情于 2020 年初在中

国暴发后,国际社会普遍担忧全球原油恐受其影

响而出现需求下滑[55]。 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

策研究机构的哈尔夫甚至不无悲观地指出,“当中

国打个喷嚏时,世界都会感冒。 新冠肺炎疫情将

导致世界石油需求的心搏骤停” [56]。
第二阶段,沙特与俄罗斯开启石油价格战,全

球油价暴跌后中国对国际油气市场的稳定作用。
在价格战打响之初,有学者认为,即使在全球油价

暴跌的情况下,中国的进口不会超过 2019 年,因为

新冠肺炎疫情将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中国对能源的

需求。 因此,任何期望中国将出手拯救石油市场

的预期都将是错误的[57]。 然而,事实是 2020 年第

一季度,尽管进口放缓,但原油和天然气同比增长

了 5%和 1. 8% [58]。 前 7 个月,中国原油和天然气

进口更增加了 12. 1% 和 1. 9% [59]。 可见,即使在

新冠肺炎疫情这样严峻形势下,中国对国际能源

市场的平衡运行仍起着“压舱石”的作用。
第三个阶段,国际油价企稳回升,中国拉动全

球经济复苏。 从表面上看,全球油价止跌的直接

诱因是 2020 年 4 月欧佩克与俄罗斯等非产油国达

成新的减产协议。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倘若没有

中国克服新冠肺炎疫情,恢复国内经济建设,促进

油气进口,即使有这样一份减产协议亦于事无补。
2020 年,中国原油进口 5. 42 亿吨,同比增长了

7. 4% ,有力地拉动了全球油价稳健回升[60]。 而

且,这种拉动效应一直延续至今,仅 2021 年前 4 个

月,中国原油和天然气进口继续保持增长了 7. 2%
和 22. 4% ,不仅促成中国经济进入增长期,而且更

推动了全球经济走出疫情阴霾[61]。
(二)“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已建立

自 2013 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
倡议以来,加强国际能源合作成为中国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开展合作的重要方向。 2014 年,习近

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正式提出

“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理念,要求务实推进“一带

一路”能源合作,加大中亚、中东、美洲、非洲等油

气的合作力度。 2015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

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将“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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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能源合作纳入规范性文件中。 2017 年,习近

平在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演讲

中再次深刻指出,“一带一路”建设“要抓住新一轮

能源结构调整和能源技术变革趋势,建设全球能

源互联网,实现绿色低碳发展”。 与此同时,国家

发展改革委、能源局正式出台了《推动丝绸之路经

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能源合作愿景与行

动》,提出共建“一带一路”能源俱乐部的设想。
2018 年 10 月,国家能源局在第一届“一带一

路”能源部长会议上,与参会的 11 个国家共同发

布了《建立“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部长联

合宣言》,将正式建立“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

系提上日程。 在经过多次磋商后,2019 年 4 月 25
日,包括中国在内的 30 个国家①,在北京正式发布

《“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合作原则和务实

行动》,宣布“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正式成

立。 截至 2020 年 12 月,“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

伴关系已如期召开了两届合作论坛,制度建设亦

日臻成熟。 至此,“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

的建立不仅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五大支持机制

之一②,而且也为未来中国参与国际能源合作、掌
控能源话语权提供了重要的组织架构和制度

安排。
四、“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上的中国选择

毫无疑问,中国在全球能源领域的影响力,以
及“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都将中国

推向努力承担全球能源治理的潮头。 故而,经由

“一带一路”机制建设,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就

成为我们在后疫情时代,重塑全球能源秩序、摆脱

能源治理赤字的重大选择。 为此,未来可在如下

两个方面加强制度建设。
(一)以新能源安全观为依托,积极开展“一带

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的机制建设

未来“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中,应始终围绕供

需平衡的新能源安全观展开机制建设。 这可从以

下 3 个方面入手。
第一,应积极促成“一带一路”能源应急机制

的出台。 随着后疫情时代,国内国际经济的全面

复苏,油价或将迎来一个新的高涨期。 中国应在

“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下,与其他“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就能源应急合作达成机制建设的意

向,通过出台“一带一路”能源应急机制,保障国家

能源安全,扩大在能源领域的国际话语权[62]。
第二,应加强与“欧佩克 + ”联盟的沟通。 尽

管“欧佩克 + ”联盟在全球油气市场中的地位有所

下降,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仍是国际能源供需平衡

中的重要一环。 尤其是 2020 年,联盟中的沙特和

俄罗斯仍是中国油气进口的前两位[63],这一趋势

在短期内恐难改变。 是以,加强与“欧佩克 + ”联

盟之间的沟通与合作,与联盟成员国之间形成良

性互动的能源合作关系,不仅有助于保障中国能

源供应安全,而且亦可积极防范国际油气领域出

现的突发性事件,共同维护全球能源供应的正常

秩序。
第三,应妥善处理中美能源合作问题。 当前,

中美能源合作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 一方面,尽
管美国总统拜登在施政纲领上与特朗普不同,但
遏制中国发展却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美之间的对

抗与反制将直接决定双方能否开展卓有成效的能

源合作。 另一方面,对于中美而言,加强沟通,减
少隔阂,促成能源合作将是对双方都有益的行动,
这不仅促进清洁能源技术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气

候变化,而且积极的能源贸易也将有助于中美两

国之间实现全面的贸易平衡。
(二)以新发展格局为指导,提升能源国内大

循环的治理能力

从短期来看,新冠肺炎疫情下国际油价暴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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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 30 个成员国包括阿富汗、阿尔及利亚、阿塞拜疆、玻利维亚、柬埔寨、佛得角、乍得、中国、东帝汶、赤道几内亚、冈比亚、匈牙利、伊
拉克、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老挝、马耳他、蒙古、缅甸、尼泊尔、尼日尔、巴基斯坦、刚果(布)、塞尔维亚、苏丹、苏里南、塔吉克斯坦、汤加、
土耳其及委内瑞拉。

　 “一带一路”建设的五大支持机制包括中欧班列运输联合工作组、海丝港口合作宁波倡议、“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一带一

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 参见“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共建“一带一路”:建设更美好的

世界》,2019 年,第 21 页。



给中国带来一定的利益。 不过,这并没有改变中

国原油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的现实[64]。 而要从根

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在“十四五”期间,努力

提升能源国内大循环,降低或摆脱对国际原油的

过度依赖。
一方面,应强化市场在油气资源配置中的决

定性作用。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在未来的发

展建设中,应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基于此,国家在油气领域不仅通过负面清单的方

式不断放开外商投资准入和自贸试验区外商准入

条件,而且在民营企业改革发展意见中也提出支

持民营企业进入到油气领域。 2020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意见》再次强调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

的指导思想。 当前,油气勘探招标、管网分离都在

如火如荼地展开,但同时也存在着原有油气区块

未能及时勘探、无法再次进入市场的问题[65]。 故

而,未来的政策激励仍在于破除旧体制下的诸多

弊端,充分释放能源领域的市场活力。
另一方面,应支持新能源产业发展,加速能源

转型。 新冠肺炎疫情下油价暴跌可能会影响到向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转型。 但应清醒地认识

到,加强可再生能源发展,不仅是经济问题、环境

问题,更是战略性问题,倘若不改变旧的以原油为

主的国际能源秩序,就不能彻底改变石油美元对

中国的负面影响。 惟有加快可再生能源建设,形
成多元化的能源生产与消费结构,才能从根本上

摆脱美国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桎梏。 同时,中国亦

是全球最大的页岩气储量国,通过制度安排,积极

开采国内油气无疑是保障国内能源安全的关键所

在。 2020 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第 75 届大

会上正式宣布了中国的碳峰值、碳中和目标,而这

些目标的实现也有待于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大

力推动[66]。 因此,支持新能源产业发展,加速能源

转型应成为未来一段时期国家的中心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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